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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於
一
九
四
七
年
春
天
離
開
故
鄉
棗
陽
，
一
九
七
九

年
秋
季
南
京
市
香
舖
小
學
退
休
，
第
二
年
春
回
湖
北
探
親
訪

友
。
在
﹁
棗
陽
師
範
學
校
﹂
族
孫
女
愛
倫
家
落
腳
，
由
她
當

嚮
導
陪
我
到
各
親
友
家
探
親
。

首
先
去
看
望
劉
逢
吉
，
他
正
在
市
供
銷
合
作
社
辦
公
室

聚
精
會
神
伏
案
寫
東
西
。
見
我
們
突
然
造
訪
，
非
常
驚
喜
！

特
別
是
看
到
我
這
位
來
自
遠
方
的
表
姑
，
更
加
熱
烈
歡
迎
，

熱
情
接
待
。
我
們
幾
十
年
才
相
逢
，
很
不
容
易
，
倍
感
親

切
、
激
動
、
高
興
！
歡
樂
的
情
景
難
以
言
喻
！
自
然
話
語
千

萬
，
真
是
敘
不
盡
，
談
不
完
。
因
為
是
逢
吉
上
班
時
間
，
我

們
不
便
久
打
擾
，
只
好
依
依
而
別
。

後
來
，
我
和
孫
女
又
去
他
家
幾
次
，
總
是
歡
聲
笑
語
，

暢
談
不
盡
。
可
惜
他
的
老
伴
兒─

─

我
的
輝
漢
侄
女
不
在
家

︵
在
襄
樊
大
女
兒
處
帶
寶
寶
︶
，
否
則
，
更
加
親
熱
，
但
他

仍
然
非
留
我
們
吃
飯
不
可
。

逢
吉
很
樸
實
、
勤
儉
、
能
幹
，
又
肯
吃
苦
，
博
學
多

才
。
很
會
撰
寫
︽
棗
陽
縣
志
︾
、
︽
棗
陽
財
貿
志
︾
都
傾
注

了
他
的
心
血
和
汗
水
。
曾
寄
了
一
大
本
︽
棗
陽
財
貿
志
︾
到

追

思

表

侄

女

婿

謝
芬
德

上圖左起作者謝芬德女士、

劉夫人陳輝漢女士、劉逢吉

鄉親之合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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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京
我
家
，
使
我
對
故
鄉
的
經
濟
和
財
貿
有
些
了
解
，
我
很

感
謝
他
。
因
為
逢
吉
善
於
寫
作
，
我
便
把
他
推
薦
給
台
灣
李

發
強
先
生
，
他
是
棗
陽
﹁
同
鄉
會
﹂
的
總
幹
事
。
又
是
︽
棗

陽
文
獻
︾
年
刊
的
總
編
輯
，
對
我
的
推
薦
非
常
感
謝
；
後

來
，
劉
逢
吉
果
然
為
﹁
文
獻
﹂
寫
了
大
量
的
有
關
棗
陽
各
方

面
詳
細
情
況
的
文
章
，
增
進
了
鄉
親
對
故
鄉
的
了
解
，
豐
富

了
讀
者
的
知
識
，
同
時
也
沒
有
浪
費
作
者
的
才
華
。
也
是
他

對
鄉
親
們
的
熱
愛
和
奉
獻
。

逢
吉
到
南
京
我
家
幾
次
，
他
很
忙
，
有
時
僅
吃
餐
飯
就

走
了
。
最
後
一
次
是
一
九
九
四
年
國
慶
期
間
和
輝
漢
一
道
來

的
，
我
陪
他
們
玩
了
幾
個
重
點
名
勝
景
點
︵
總
統
府
、
明
孝

陵
、
中
山
陵
、
雨
花
台
、
玄
武
湖
︶
，
大
女
兒
請
客
人
們
在

夫
子
廟
﹁
李
香
君
故
居
﹂
品
嚐
了
秦
淮
小
吃
，
參
觀
了
此
故

居
，
我
自
然
奉
陪
大
家
留
了
影
作
紀
念
，
玩
得
快
樂
盡
興
。

遺
憾
的
是
他
們
歸
心
似
箭
，
僅
四
天
就
要
走
，
我
無
論
如
何

挽
留
不
住
，
逢
吉
幽
默
的
說
：
來
時
，
在
兒
子
、
媳
婦
面
前

只
請
了
一
個
星
期
的
假
，
孫
子
上
學
要
吃
飯
，
他
們
有
重
要

任
務
。
孫
子
是
﹁
小
皇
帝
﹂
，
我
只
好
讓
來
去
匆
匆
的
夫
婦

倆
回
去
。
好
在
來
日
方
長
，
後
會
有
期
。

八
年
後
，
即
：
二○

○

二
年
暑
假
，
我
第
二
次
回
湖

北
探
親
訪
友
，
帶
了
個
上
大
學
的
孫
子
。
︵
我
虛
年
八
十
二

歲
，
獨
自
出
遠
門
，
兒
女
們
不
放
心
︶
這
次
，
事
先
和
逢
吉

聯
繫
好
了
，
住
他
們
家
。
不
巧
，
到
的
那
天
適
逢
下
雨
，
然

而
，
熱
情
的
逢
吉
居
然
早
已
在
路
邊
商
店
門
口
迎
接
我
們
。

到
了
他
家
門
口
，
輝
漢
侄
女
也
在
樓
梯
口
歡
迎
我
們
。
進
了

客
廳
，
我
往
沙
發
上
一
坐
，
如
同
到
自
己
家
一
樣
，
輝
漢
們

問
長
問
短
，
殷
切
招
待
，
我
感
到
非
常
溫
暖
、
快
樂
和
幸

福
，
他
們
把
當
教
師
的
大
媳
婦
叫
來
特
地
為
我
們
做
飯
、

菜
。
餐
餐
豐
盛
的
美
食
，
讓
我
們
吃
得
又
香
又
甜
。
逢
吉
又

喊
他
們
的
孫
子
來
和
我
的
孫
子
玩
，
倆
人
同
年
，
開
學
都
上

大
二
，
很
快
成
了
好
朋
友
。
清
晨
，
逢
吉
搶
個
大
水
瓶
到
街

上
買
豆
漿
和
早
點
，
我
們
吃
得
肚
飽
嘴
油
。
然
後
逢
吉
又
去

買
菜
。
下
午
陪
我
參
觀
市
容
。
市
貌
的
變
化
，
高
樓
比
廿
二

年
前
多
了
，
市
面
也
多
了
繁
華
，
馬
路
寬
又
長
，
兩
邊
綠
化

帶
上
的
夾
竹
桃
花
開
得
很
鮮
艷
，
笑
迎
我
這
位
浪
跡
南
京
歸

來
的
遊
子
，
無
比
的
快
樂
。
逢
吉
邊
走
邊
講
解
，
很
晚
，
我

們
才
回
家
，
他
和
輝
漢
都
七
十
好
幾
歲
了
，
身
體
都
不
太

好
，
天
熱
，
保
姆
又
回
去
了
，
我
奶
孫
給
他
們
添
了
不
少
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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煩
，
過
意
不
去
，
第
四
天
，
我
們
暫
別
了
，
到
王
城
、
烏
金

二
鎮
附
近
看
望
別
的
親
人
了
，
兩
天
後
，
和
孫
子
又
回
逢
吉

處
，
又
見
他
們
廚
房
掛
了
好
大
一
條
魚
和
一
隻
雞
，
可
惜
我

們
來
不
及
吃
，
第
二
天
，
我
們
正
式
和
逢
吉
夫
婦
告
別
，
只

以
為
﹁
來
日
方
長
，
後
會
有
期
﹂
，
誰
知
這
次
分
別
竟
是
永

別
！
真
未
料
到
啊
！
難
測
呀
！

逢
吉
工
作
能
力
強
，
又
勤
懇
敬
業
，
參
加
過
家
鄉
許

多
種
工
作
，
也
吃
了
好
多
苦
。
他
的
人
生
旅
途
很
不
平
坦
，

經
歷
了
太
多
的
坎
坎
坷
坷
，
特
別
是
文
化
大
革
命
的
特
殊
年

代
，
是
他
深
重
的
災
難
。
他
的
妻
子
兒
女
被
迫
四
分
五
散
，

身
體
受
到
摧
殘
、
折
磨
，
痛
苦
不
堪
！
精
神
、
物
質
、
經

濟
各
方
面
受
到
嚴
重
的
打
擊
和
損
失
，
真
是
日
月
無
光
，
黑

夜
難
明
。
所
幸
由
於
他
意
志
堅
強
、
勇
敢
、
心
胸
開
朗
、
豁

達
，
才
很
不
容
易
挺
過
來
了
，
更
由
於
鄧
小
平
的
好
政
策
，

挽
救
了
逢
吉
和
他
一
樣
的
千
千
萬
萬
個
無
辜
者
。
他
才
恢
復

了
工
作
和
一
切
公
平
的
待
遇
。
兩
雙
兒
女
也
才
恢
復
了
四
個

三
口
之
家
的
幸
福
生
活
。
夫
婦
倆
又
過
上
平
靜
安
樂
的
日

子
。
他
們
知
足
常
樂
，
享
受
到
陽
光
美
滿
的
幸
福
晚
年
生

活
。

誰
知
好
景
不
常
，
﹁
天
有
不
測
風
雲
，
人
有
旦
夕
禍

福
﹂
，
有
一
年
逢
吉
遭
遇
到
特
大
的
不
幸
：
半
年
之
內
先
失

去
了
倆
個
兒
子
，
長
子
尿
毒
症
，
雖
醫
治
，
仍
人
財
兩
空
，

次
子
突
然
腦
溢
血
，
來
不
及
治
療
而
去
。
所
謂
﹁
白
髮
人
送

黑
髮
人
﹂
乃
人
生
最
大
不
幸
事
，
逢
吉
夫
婦
突
然
遭
遇
沉
重

的
打
擊
和
刺
激
。
悲
痛
萬
分
，
無
法
接
受
這
種
天
降
大
禍
，

精
神
幾
乎
瀕
臨
崩
潰
，
深
陷
悲
哀
的
深
淵
怎
麼
過
呀
！
我
也

非
常
難
過
，
在
信
中
沒
少
勸
說
安
慰
，
過
份
傷
心
的
二
位

老
人
，
時
光
是
療
傷
的
良
藥
，
很
久
，
在
至
友
親
朋
的
勸
慰

中
，
在
他
倆
的
思
想
中
鬥
爭
中
，
很
不
容
易
才
慢
慢
脫
離
了

苦
海
，
振
作
起
精
神
，
才
又
拿
起
筆
寫
信
，
撰
文
，
恢
復
了

正
常
生
活
，
可
是
，
多
年
後
，
即
兩
年
前
，
又
失
去
了
老
伴

兒
，
使
他
又
深
陷
於
悲
哀
痛
苦
之
中
，
我
得
知
此
不
幸
消
息

時
，
立
刻
給
他
去
了
電
話
，
他
說
他
今
後
的
日
子
不
好
過
，

我
勸
慰
一
番
，
接
著
又
寫
了
信
去
，
但
是
，
未
收
到
回
意
。

我
盼
了
很
久
，
仍
未
見
回
答
，
我
和
逢
吉
通
信
幾
十
年
從
沒

有
間
斷
過
︵
除
非
他
生
病
住
醫
院
︶
。
盼
望
很
久
，
仍
無
音

訊
，
以
為
他
住
女
兒
家
或
又
生
病
住
院
了
。
又
等
了
些
時
，

始
終
無
回
信
，
我
著
急
了
，
不
得
不
懷
疑
，
猜
想
大
概
出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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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外
，
便
託
人
打
聽
逢
吉
的
消
息
，
結
果
，
族
侄
在
電
話
中

對
我
講
，
說
他
於
正
月
去
世
了
，
天
呀
！
果
然
被
我
猜
著
，

怎
麼
好
好
的
一
個
人
，
這
麼
快
就
沒
有
了
，
真
令
人
震
憾
；

難
以
接
受
，
太
悲
哀
、
可
嘆
、
惋
惜
！
我
難
過
得
久
久
沉
浸

於
憶
域
裏
，
思
緒
千
萬
，
想
到
他
曾
經
大
病
一
場
，
經
搶
救

幾
天
撿
回
一
條
命
。
病
後
信
中
對
我
說
：
經
過
大
病
，
他
什

麼
都
看
透
了
、
想
開
了
。
於
是
，
他
買
了
手
機
和
液
晶
電
視

機
，
準
備
享

受
，
叫
我
也

要
享
受
，
別

把
金
錢
看
重

了
。
他
也
以

為

大

難

不

死
，
必
有
後

福

。

他

又

說
：
還
想
看

到
美
國
讀
博

士
的
孫
子
劉

純
悅
娶
妻
、

生
子
，
抱
抱
重
孫
。
還
說
：
又
好
和
我
通
信
，
為
︽
棗
陽
文

獻
︾
寫
文
章
。
唉
！
誰
知
吉
人
未
天
相
，
許
多
願
望
未
實
現

竟
去
了
天
國
。
太
悲
慘
了
！
我
和
他
不
僅
是
親
上
加
親
的
親

戚
而
且
還
是
筆
友
，
他
為
我
刪
改
過
文
稿
，
鼓
勵
我
多
寫
，

他
和
我
磋
商
過
他
寫
的
文
章
內
容
，
我
幫
他
在
南
京
圖
書
館

找
材
料
。
他
的
回
憶
錄─

─

︽
崢
嶸
歲
月
︾
出
版
了
，
首
先

寄
給
我
一
本
請
我
找
找
錯
別
字
，
很
信
任
我
，
把
這
本
﹁
回

憶
錄
﹂
當
無
價
寶
，
它
是
精
神
糧
食
，
是
預
防
痴
呆
症
的

良
藥
，
我
常
閱
讀
，
受
益
匪
淺
，
我
謝
謝
逢
吉
，
此
﹁
回
憶

錄
﹂
成
了
永
久
的
紀
念
。

逢
吉
為
人
厚
道
，
善
良
，
又
熱
心
，
對
國
家
、
人
民
、

親
友
都
有
奉
獻
和
幫
助
，
盡
了
心
，
盡
了
力
，
他
一
生
無
愧

無
憾
。逢

吉
呀
！
你
再
活
十
年
八
年
也
不
多
，
一
定
是
為
了

解
脫
病
痛
和
哀
傷
︵
與
喪
老
伴
兒
僅
兩
個
月
︶
竟
早
早
赴
天

國
，
那
裡
沒
有
病
痛
和
哀
傷
，
是
個
自
由
、
快
樂
、
幸
福
的

世
界
，
願
你
在
那
兒
多
多
享
受
，
好
好
安
息
吧
！

永
遠
懷
念
你
的
表
姑  

謝
芬
德

2
0

1
1

.1
0

.1
1

於
南
京

劉逢吉與夫人陳輝漢在武當山南岩前合影


